
元宵诗话
文/周礼

元宵节 ，又称为上
元节 、春灯节 、元夕 、小
正月 ，是继春节之后 ，我
国的又一个重要的传统
节 日 。元好问诗云：“袨
服华妆着处逢 ，六街灯
火闹儿童。长衫我亦何
为 者 ，也 在 游 人 笑 语
中。”元宵的热闹 ，往往胜过春节。如
今 ，又逢一年元宵时 ，就让我们一起走
进古诗词中 ，去领略一番元宵都有哪
些好玩的事 。

元宵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赏灯 。
唐朝诗人苏味道在《正月十五夜》中写
道：“火树银花合 ，星桥铁锁开。暗尘
随马去 ，明月 逐人来。”唐朝诗人张悦
亦赞道：“花萼楼门雨露新 ，长安城市
太平人。龙衔火树千灯焰 ，鸡踏莲花
万岁春。”元宵之夜 ，长安城内张灯结
彩 ，灯火通明 ，车马喧阗 ，游人如织 。
爆竹声 ，丝竹声 ，歌舞声 ，笑语声 ，汇成
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自 古以来 ，赏月
和观灯 ，都是元宵节的重要活动 ，如果
没了月和灯 ，元宵就会黯然失色 ，也少
了无限的乐趣。难怪明代文学家唐寅
说：“有灯无月 不娱人 ，有月 无灯不算
春。春到人间人似玉 ，灯烧月 下月 如

银。”由此可见 ，灯和月 是元宵节的主
旋律。

元宵最浪漫的事莫过 于约会 。
欧阳修诗云：“去年元夜时 ，花市灯如
昼 ；月上柳梢头 ，人约黄昏后。”辛弃疾
亦有诗云：“众里寻它千百度 ，暮然回
首 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在古代 ，未
婚配的女子不能随意外出 ，而在元宵
这一天 ，那些待在阁楼上的小姐们才
得以解放出来 ，纷纷来到大街之上 。
在节 日 的美好氛围中 ，在朦胧的月 光
下 ，青年男女常常擦出爱的火花。诸
如 ：陈三和五娘就是在元宵节赏花灯
时相遇 ，并一见钟情 ，昌公文与徐德言
是在元宵夜破镜重圆 ，而宇文彦和影
娘也是在元宵牵手。可以说 ，元宵节
也是我国古代的“情人节”。

元宵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吟灯联 、
猜灯谜。据说 ，有一年元宵 ，王安石上

京赴考 ，途经某地 ，见一
大户人家门前挂着一盏
走马灯 ，灯下悬有一副招
亲对联 ，上联为 ：“走马
灯 ，灯 走 马 ，灯 熄 马 停
步。”王安石思索良久 ，竟
无法对出 ，于是将之默记
于心。巧的是 ，到了京城

后 ，主考官出的题也是一副对联 ，上联
为：“飞虎旗 ，旗飞虎 ，旗卷虎藏身。”王
安石猛地想起那副招亲灯联 ，便用它
对之 ，结果高中进士。随后 ，王安石得
胜返乡 ，再次路过那户人家 ，见那副招
亲联仍没有人对出 ，便以考题的上联
对之 ，结果被招为东床快婿。可谓一
联双得 ，喜上加喜。此外 ，猜灯谜在古
代也十分盛行 ，不仅增添了节 日 的气
氛 ，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乐趣。

元宵最美味 的东西莫过于 “元
宵”。“元宵”，最早叫 “浮元子”，后称
“ 汤圆”。南宋文学家周必大赞叹道 ：
“今夕是何夕 ，团圆事事同。汤官巡旧
味 ，灶婢诧新功。星灿乌云里 ，珠浮浊
水中 。岁时编杂咏 ，附此说家风。”元
宵吃汤圆 ，有热热火火 、团 团 圆 圆之
意。因此 ，汤圆被视为元宵美食中的
珍品 ，人们无不品之而后快 ！

乡
村
灯会

文/
李晓燕

今 年 的 元 宵 节 ，
在 姨 婆 的 盛 情 邀 请
下 ，我 们 一 家 告别 了
城 市 的喧 嚣 ，准备 到

农村过元宵佳节 。
到 姨婆 家 的 村 口 ，

我们刚下车 ，前来迎接的表妹夫就兴奋地
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来得可真是巧 ，我们村也
要学城里办灯会呢 ！”受表妹夫情绪的感

染 ，我们一家三 口 也顿时兴奋起来 ，放下给姨
婆一家准备的礼物 ，在表妹夫的带领下 ，直奔

灯会而去 。
其实 ，在城里居住 ，大大小小的灯会我们参

观过许多 ，可是农村人在 自 己村里举办的灯会
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，久居城市的我们对这个乡
村灯会充满了期待 。

灯会设在小学的操场上 ，远远看去 ，昔 日 里
奔跑着学生的跑道上 ，如今被形状各异 、多姿多
彩的花灯挤得满满的 。那些花灯从表面来看 ，

做工虽不是很精细 ，但细细观赏品评 ，每一盏
灯笼都饱含着一个制作者美好的心愿。你看

那盏似在波浪上跳跃的鲤鱼灯 ，不正是祝
福人们要迎来年年有 余 的新生活 吗 ？
再看盏那锄头镰刀灯 ，相信它的制作者

每做一道工序 ，都在祈盼着一个五
谷丰灯的丰收年 ！还有那盏冉冉

升起的旭 日 灯 ，设计它的人是
多 么 的别 出 心裁 ，看到它 ，

我们的头脑中就禁不住
出 现一幅阳 光灿

烂的秋收图 ！
一路观赏着这

些 与农村生活 息 息相关
的花灯 ，我的心中感慨万千 ，
虽然这些灯笼设计简单 ，制
作粗糙 ，可是 ，每一盏灯都凝聚着一
个劳动者的 智 慧和勤劳 ，每一盏灯
都是代表一个农民纯朴的心 ！

在灯 中 穿行 ，迎面又走来 了 精神抖擞
的老年秧歌队和英姿飒爽 的高跷队 ，无论
男女 ，不分老少 ，也无所谓 主角 与配角 ，大
家竞相扭来 ，他们脸上那最真挚 的微笑即刻
就感染了 观赏的你 ，使你也禁不住在脸上笑
出 了一朵鲜艳的花 ！

如果与城市那规模宏大 、整齐有序的灯会
比较的话 ，这乡 村的灯会就显得有 些土 ，有 些
小 ，可是那一张张笑脸告诉我们 ，农 民再也不是
一 闲下来就只知道赌钱 、算卦的农民 ，农民
也有 了属于 自 己的多彩农闲生活。那一
盏盏灯也告诉我们 ，勤劳的农民一
定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！

欣赏着这红红火火的乡
村灯会 ，我 的 心 也是火
热的 ，我真为这些
勤 劳 而又 智 慧
的 农 民 感
到高兴 ！

元宵的妩媚
文/钱续坤

如 果说春 节 的氛 围 要
用 一 个词 语 来加 以形 容 ，
那 么 “温 馨 ”最 是 恰 当 不

过 ；尤其是大年三十
晚上 ，一 家人 围 坐一

桌 其 情 融 融 的
场景 ，令人终身难忘 。然而除夕又是规
矩 最 多 的 一 夜 ，譬 如 不 能 乱 说粗话 脏

话 、不能打破锅碗盆瓢等等 ，弄得年
少 时 的我们 时 时刻刻 都蹑手蹑脚地

小 心 着 。不过正月 十五 却没有那
么 多 的 禁忌 ，看花灯 、猜 谜 语 、踩
高跷 、吃元宵 ，一个 “闹 ”字就将那
欢天喜地 、妙 趣盎然 的情景 描 绘
得栩栩如生 ；事实上 ，除掉 “喧嚣 ”
的 成 分 ，在 我 看 来 ，元 宵 更 有 其
“ 妩媚 ”的一面 。

元 宵 的 妩 媚 ，首 先 在 于 隔 壁
小妹那脍炙人 口 的 童谣 。农村 的
男 孩 大 多 是 比 较顽 劣 的 ，嬉 戏起
来虎 头蛇 尾 ，因 此 过 年 时细 心保

留 的鞭炮 ，到 了 正月 十五 已经
放得差不 多 了 ；可是元宵
毕竟要 “闹 ”呀 ，于是隔壁
的 小 妹 就 成 了 当 天 的 主
角 ，从 早 饭 过 后 ，她 就被
我 们 缠 着 学 唱 一 首 又 一

首 的童谣：“新年到 ，真热 闹 ，穿
新衣 ，戴新帽 ；敲锣鼓 ，放花炮 ，扎
花灯 ，闹 元宵”；“元宵节 ，闹 花灯 ，

人们个个都欢腾 。大街小巷做花灯 ，满街都
是红灯笼……”到 了 晚上 ，我们则 在 火把和
灯笼 的照 引 下 ，三五成群地高唱着 白 天 刚 刚

学 熟 的 童 谣 ，满 村 庄地跑
动 。隔壁的小妹 自 然也会
加 入 到 我 们 的 队 伍 当 中 ，
她银铃般 的 嗓音在村庄上
空 久 久 回 荡 ，她 教 唱 时 的
天真在 我 的脑海里永远都

挥之不去 。
元宵的妩媚 ，其 次在于青年 男 女那悠然神会

的浪漫 。黄梅戏 《夫妻观灯 》小 时候不知看 了 多 少
回 ，那惟妙惟 肖 的表演 ，那生动活泼 的 语言 ，那欢
乐 明快的 节奏 ，让人情不 自 禁地羡慕那对小夫妻
在元宵之夜看灯 的 幸福和喜悦 。不过 ，这表现 的
只 是 元 宵 “娇 媚 ”的 部 分 ，比 “娇 媚 ”更 含 蓄 的 则
是：“去年元夜时 ，花市灯如昼 。月 上柳梢头 ，人约
黄 昏后 。今年元夜时 ，月 与灯依 旧 。不见去年人 ，
泪湿青衫袖。”这首词写 的就是元宵节 ，语言 回环
错综 ，颇具 民歌之风 ，女词人对 旧 日 情人的忧郁缠
绵之情跃然纸上 ，不 因为别 的 ，只是一腔浪漫的怀
想而 已 。

元宵的妩媚 ，再次在 于 万家灯火那齿颊 留 芳
的汤 圆。“元宵争看采莲船 ，宝马香车拾坠钿 ；风雨
夜深人散尽 ，孤灯犹唤卖汤圆。”除了 闹花灯 、看焰火
那些热热 闹 闹 的场景 ，元宵节还有 一道甜甜蜜蜜的
美食 ，那就是吃汤圆 。祖母说 ，元宵夜吃汤 圆 ，寓意
阖家 团 圆幸福 ，生活甜蜜美满 。一家人围在一起做
汤圆 ，不仅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，而且丝毫不比除夕
之夜的温馨逊色多少 ：拿来一小块湿软正好的糯米
粉 ，稍微拿捏一下 ，用 手指按下一个凹形的小坑 ，再
挖一点事先做好的 白 糖猪油芝麻馅 ，用手均匀一搓 ，
一只 白 白 圆 圆的汤圆就做好了

龙腾狮吼 ，灯 闪 月 明 ，我沉迷于元宵的 妩媚 ；
但我 也 知道 ，居家 的 人们 ，将从 明 天开始 ，又要纷
纷外 出 ，步入歌谣 四起的大地……

漂泊的灯节
诗/张宏宇

异地的 元 宵 节
漂 泊 者的 灯 节
我吃 着 汤 圆
看 着各式各样点 亮 的 灯笼

灯笼里 的蜡滴

就像我 思 乡 的 泪 水
划 破黑 暗

点 燃 着一颗 游子 的 心

我也点 了 一 盏灯笼

拎起照 着每个 角 落
我知道这个 陌 生 的 地方
只 是我 漂 泊 的 旅程

属 于我故 乡 的 灯笼
比这要亮好 多 好 多
每 家 门 前都会挂上一 盏
可 以 照 亮 整个夜空

红红 的 灯笼连成一条线
就像夜空 中 闪 闪 的 星 星
那 最亮 最近的 一颗
是我 家 乡 门 前的 灯笼吗

元 宵
诗/方华

小 小 的 汤 圆

包 裹 着甜蜜
从母 亲 的 手 中 搓 出

锅 口 缭绕的 氤氲
是热 气腾腾的 思念
那 些走失的 日 子
在 水 中 翻滚

所有的祝福 与 叮嘱
都盛在碗里 了
一颗入 口

就暖 了 岁 月 里 的 乡 愁

文/
闫
东
良

母
亲
蒸
的
枣
花
馍

小 时候 ，物
质 缺 乏 ，到 了 元
宵 节 ，我 们 小 孩 子 都
闹 着要灯笼 。有工人 的家
里 ，有 月 工 资 ，就 会 花 钱 给 孩
子 买 上 一 只 灯 笼 。那 灯 笼 也
不 大 ，会折叠 ，红红 的纸 ，里面
点 上 一 只 蜡烛 ，顿 时像 一 只 红
色 的火球 ，用 小棒提在
手里 ，把小脸都映得红
彤彤 的 。我家没钱 ，父
母 就 会 用 铁 丝 编 一 个
小 笼 子 ，再 糊 上 红 纸 ，
里面放上蜡烛 ，上边用
小 绳 系 了 ，我 用 手 挑
着 ，跟 一 帮 孩子在村里
走来走去 。

听 长 辈 们 说 ，有 会
转动 的 走马灯 ，蜡烛一
点 ，灯 四周 的唐僧 、猪八
戒 、孙悟 空们便绕着 圈
儿地跑 。那 时候 ，走马
灯也只是我们心中的梦
想 。拿好 自 己手中 的灯
笼已经很满足了 。

元 宵 节 到 来 的 时
候 ，母 亲会很下 力地蒸
枣花馍 。

母亲会早早地发好
面 ，蒸的时候 ，放些食用
碱 ，在案板上用力地揉。一旁的
碗里 ，是泡 着 的 红枣 。把面 揉
好 ，再切为拳头大的面块 ，一个
一个细揉 。后用 刀压 出 一道道
细纹 ，拉长 ，把枣放上去一绕 ，再
放枣再绕 ，一个有俩枣的枣花馍
就成型了 。再做一些有 四个 、三
个 、一个枣的馍 ，大小不同 ，放满

了面板 ，一片热闹 。
院里的锅台上 ，早放好了添

了水的大铁锅 ，我在一旁帮着烧
火 。水烧 开 了 ，放 上 笼
屉 ，铺上笼布 ，把馍一个
一个地放上去 。放好两
层馍 ，盖上笼盖 ，这时就
要 往 火里 加 柴 ，把 火烧
旺 。

蒸上很大一会儿 ，便
有香味 弥漫 在 院子 里 。
那是混合着枣香和面香
的 气 味 ，平 时难得 吃 白
面 ，最 常 吃 的 就 是 红 薯
饭和 玉 米饼 ，这 时 让 人
不禁要流 口 水 。我继续
耐 心 地烧 火 ，等 到 母 亲
说 “馍成 了 ”，我 的 心就
兴奋起来 。

揭开笼盖 ，满是冒着
热气的枣花馍 。母亲一
边用手蘸着水 ，一边把馍
挨个地拿出来 。

面板上 ，蓬松发亮的
白 面馍上 ，站着一个个胖

乎乎的红枣 。这颜色 是那样好
看 ，味道是那样甜香 。等不得母
亲把菜炒好 ，我便拿一个馍吃起
来。先咬一 口枣 ，再咬一 口馍 ，又
甜又香 ，简直是最好吃的美味了 。

元 宵 节 ，常 想起 童 年 打 灯
笼 ，但最难忘母亲蒸 的枣花馍 ，
那是馍上面的闹花灯 。

正月 十五看烟花
文/王风英

新年是烟花最灿烂的 时候 ，到 了
夜 晚 ，满 大 街 放 烟 花 的 人 比 比 皆
是 。搬 把 椅 子 坐 到 自 家 的 阳 台 上 ，
透 过 阳 台 的 玻 璃 ，就 可 以 看 到 一 簇
簇 美丽 的 烟 花绽放 在 夜 空 。可 儿 时
的 我 ，要 想看烟花 ，最近 的地方 恐怕
也 要 到 五 里 以 外 的 一 个 小 村 庄 去
看 。于 是 ，那 个 再 普 通 不 过
的 小 村子 ，便成 了 我 每 年 正
月 心驰神往 的地方 。

那时 ，天一 擦黑 ，听 到街
上 邻 里 传 来 的 大呼 小 应 ，我
和姐姐弟 弟便再也坐不住了 ，
饭也不好好吃了 ，这时 ，母亲就会在一
旁一遍一遍地千叮咛万嘱咐：“晚不 了
的 ，吃饱了 再走 ，还有 ，看烟花的人多 ，
你们几个一定要手拉手 ，千万别走散
了 ！”母亲的话音还没落完 ，我们几 个
却早 已 飞 出 了 家 门 。

在 通往小村庄 的路上 ，人们就像
赶 大 集 似 的 朝 着 那 个 方 向 涌 去 ，自

然 ，我们几 个 也 夹 在 人群里 ，心 中 充
满 了 对 烟 花 的 喜悦和 向 往 。不 知 走
了 多 长 的 时 间 ，我 们 终 于 随 着 人 流
来 到 了 那 个 放 烟 花 的 村 落 里 ，而 放
烟 花 的 场地每 年就设在 村 东 头 一 大
片 用 绳子 圈 起 来 的 空 地 里 。远 远 的
望 去 ，空 地 的 周 围 早 已 聚 集 了 很 多

人 ，我 们 几 个 挤 啊 挤 啊 ！终 于 挤 到
了 最 前 面 ，但 放 烟 花 的 时 间 规 定 在
八 点 钟 ，而此 时 才 七 点整 ，便 觉得 时
间 真难耐啊 ！

八 点 整 ，烟 花 终 于 开 始 放 了 ，只
听 “嗖 ”的 一 声 。一颗火苗像蛇一 样
弯 弯 曲 曲 地 冲 上 天 空 ，在 空 中 绽 放
开 来 ，接 着 ，两 颗 三颗 的 火苗冲 上 了

天空 。再后 来 ，就数不 清 了 ，各类 烟
花接二 连 三 地 ，此起彼伏地升腾 ，有
红 色 的 ，有绿色 的 ，有蓝色 的 ，有紫色
的 ，还有金黄色 的 ，把个乡村的天空渲
染得五彩缤纷 ！大人们仰着头 ，禁不住
啧啧赞叹 ，我们这些孩子们则忘情地跳
跃着 ，欢呼着 ，抬着头 目 不暇接的盯着

天空 ，看不时变幻着的烟花 ，一
会儿像亮 闪 闪 的星星 ，一会儿
像盛开的花朵 、一会儿像一个
个降落伞 、一会儿儿则像是美
丽 的 蝴蝶……“哧……啪……
哗……”随着烟花极度 的爆裂

声 ，继而又一次开放 出 腾空 而起的美
丽。真是太美了 ！

然而 ，烟花的美总是很短暂 ，当所
有 的 烟 花渐 渐散去 ，烟 花 便 也 结 束
了 ，天 空 重新开始 黑 暗起来 ，欢呼 的
浪 潮 也 开 始 变 得 沉 静 ，黑 暗 中 我 突
然 感 到 了 一 丝 丝 的 冷 意 ，但 唯 有 姐
姐和 弟 弟 握着的手很温暖 。

长安新春

高 利　摄

最是 旧情依依
文/路来森

现在想来 ，我小 的时候 ，彼时的元
宵节可用 三个词概括 ：简单 、朴素 、热
烈 。

可以玩耍的对象是简单的 ，就那几
样 ，比如放鞭炮 ，燃 “滴滴锦”，放 “泥垛
子”、“抡灯花”、沿街散香等 。

放鞭炮 ，是最基本的活动。但又和
年夜在家 中放鞭炮不 一 样 ，元宵的晚
上 ，大家都走到大街上 ，将 自 家的鞭炮
也拿出来 ，集中燃放。热心的人将一串
串鞭炮连接到一起 ，拉得长长的 ，用高
高的竿子挑起。鞭炮声声 ，围观的人欢
笑喧阗 ，甚是热闹 ，把一
条 街道 渲 染 得 红 红 火
火。这就叫 “响街”。

一过年初五 ，卖 “滴
滴 锦 ”的 人 就 进 村 了 。
他们大多用 一个竹筐或
纸箱盛着 ，进村 ，找好蹲
坐 的地 点 ，就先放上 一
支鞭炮 ，循着鞭炮声 ，孩子们即蜂拥而
至 ，团 团 地 围 在卖 “滴滴锦 ”的人 的身
边 ，争相买取 。但买的量不大 ，一般是
一 “把 ”或几 “把”，一 “把 ”只有十根 ，可
这就足了 ，这就能让一个孩子在元宵的
晚上 ，很是欢乐一阵 。他们点燃 “滴滴
锦”，捏在手中 ，满村子里攒动。手中的
“ 滴滴锦 ”嗤嗤地燃着 ，星火四溅 ，欢乐
也随之溅出 ，温馨着彼时元宵的夜晚 。
“ 泥垛子 ”和“灯花”都是要 自 己做的 。

先要 在集市上买好烟花药 、生铁
屑 、木炭 、灰药之类的东西 ，然后 ，在元
宵节的前几天 ，提前做好 。

“ 泥垛子 ”多用砖头做成 。拿一块
砖 ，将它的一面挖空 ，填入烟花药 ，另一
面钻一细孔 ，从细孔中 引 入 “引芯”，点
燃“引芯”，烟花即能从细孔处冒 出 。这
样的活儿 ，几乎家家的孩子都能做 ，所
以 ，每年的元宵 ，是家家都能燃放“泥垛
子 ”的 。而且 ，这样的 “泥垛子 ”能重复
使用 ，一次烟花冒 完后 ，可以接着填上
烟花药 ，重复燃放 。

“ 灯花 ”又叫 “灯笼花”。制作 “灯笼
花 ”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，多 由 大人们制
做 ，孩子们只在一边观看 ，但也还是一

件极乐 的事情 。先要用铁丝编制一个
灯笼状的笼子 ，然后在 “笼子 ”中 ，按比
例填入烟花药 、木炭 、生铁屑之类的东
西。燃放时 ，是要“抡”的 ，即所谓的 “抡
灯花”。

抡灯花 ，是元宵晚上全村人 的盛
事 。要找一个空 阔 的场所 ，在农村 ，大
多选在生产 队的场院中 。先将 “灯花 ”
系在一根长长的绳子上 ，绳子的另一端
拴在一根高高的木柱上 ，用柴草引燃笼
子中的木炭后 ，几个壮劳力就可以将木
柱摇动 、旋转 ，旋转生风 ，助燃木炭 ，木
炭烧红铁屑 ，燃起烟花药 ，那些熔化的

铁屑就随着烟花药被甩 出 ，掉在地上 ，
扑啦扑啦的 ，满地散开 ，璀璨夺 目 。那
满地的烟花 ，就像盛开的幸福的 日 子 ，
给人们带来满心的喜悦 。

散香 ，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事情。这
大多是女士们做的 ，元宵的晚上 ，女士
们一手挑着灯笼 ，一手拈香 ，四处散发 ，
墙角 边 、井台上 ，还有大街的十字路 口
处 ，到处都被插满了 “香火”，火星点点 ，
“ 香”烟缭绕 ，满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微
甜的烟“香”味。有时 ，妇人的手中还会
领着一个小孩 ，小孩子在 一边指指点

点 ，烟花明灭中 ，真有点
儿仙界的味道 。让人油
然而生一种迷惘之情 。

于今 ，到 处都是成
品的烟花 ，元宵节 日 ，欢
乐依旧 ，热闹也许更甚 ，
但却 少 了 那种 自 己 “制
作 ”的 过程的欢乐 。所

以 ，总是难免让人生依依怀旧之情 ，想
念那属于 自 己童年的元宵节 。


